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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众所周知的原因，乐于寻
山探幽的我自觉遵规，乖乖宅守
家中近三年，可心中却一直若有
所失。去年立秋后，儿子瞅准疫
情稍有平稳，就带我去了趟庄
河。庄河市为辽宁一处风光隽
美之地，它那闻名海内外的冰峪
沟，我和老伴曾同游过两次。庄
河的旅程从英纳河开始。

午后的码头上，蓝天高远深
邃，阳光明媚璀璨，轻云丝丝缕
缕在天空中悠悠飘冉。碧澄清
澈的英纳河，左岸是绵延的青
山，右岸的玉米、高粱在碧透青
翠的绿野中随风摇摆。这时的
英纳河上，远处山谷中、险滩边
有多条长长的竹排在飞掠冲浪，
不时传来阵阵惊呼与笑语。而
我所在的河面，宁静，安谧，微波
不惊。阳光铺洒在河面上，光影
跃动，山林间鸟儿嬉语，蝉儿低
鸣，秋虫相应，不由得让我随口
吟起：风烟俱净，天水一色，幽幽
流光闪耀，好一幅韵美秋色……

诚实地说，英纳河码头的设
施实在是过于简陋了，除了供游
人娱乐的竹排、橡皮筏、划板和
牵引的小汽艇，对于此河的源
头、流程、归处以及沿途景点均
无一字介绍，亏待了这灵秀峻美
的山水佳境。不过话又说回来，
当游人们坐在竹排上，纵目揽
天，肆意嬉水，仿若身居天地之
间，天宽地阔，心旷神怡之际，又
怎会过多地在意山水之外的杂
事。

当我们排队购票时，一位
40多岁健壮微胖的工作人员走
到我身边，笑着对扶着我的儿子
说：“这位老人家多大岁数啦？”

“她呀，虚岁92岁了。”儿子
告诉他。

“啊，年过90岁的老人来这
里登排游玩的我还没遇见过，这
样吧，为了安全，让老人玩得开
心，我们专放一排，让她舒舒坦
坦地看看我们这里的山，玩玩这
里的水。你们放心交给我吧。”

我猜这人可能是这码头的
负责人。他这暖心之举让我十
分感动。离休后，我在全国各地
多次乘坐游艇，也多次得到过免
收门票的优待，但单放一排送我

畅游水上，这还是头一回。我感
动地拍着儿子的手说：“都说东
北汉子热情豪爽，在这英纳河上
我遇见了，太幸运了。”

安排好我后，儿子一行放心
去危滩险谷漂流了。我在这位
热情亲切的大汉和随行护工小
郑的搀扶下，上了竹排安坐下
来。为我引航的师傅是位30多
岁的小伙子，他一边扶着舵盘，
一手甩来两件救生衣。我很奇
怪，我们已经身着救生衣，怎么
又扔来两件？这时他说：“奶奶，
您把这两件衣服叠好垫在身下，
一可防水，二可让您老坐着舒服
些。”他还低声叮嘱小郑：“你要
靠紧老人坐，转弯时要防老人身
子晃动出危险。我这就要启动
了。”

竹排在平静的水面上缓缓
滑行，劈出层层清波。阳光洒在
浪尖，泛着金芒，轻风微拂，白云
从山头飘过。这时，引航师傅特
意把竹排划至山脚慢行。只见
漫山之上，绿树枝头开始染上泛
黄泛红的秋意，波浪间几对鸟儿
掠水而过。岸边崖尖一对历经
千百年风霜鬼斧神工雕琢而成
的岩石，恰似一对永生的恋人，
相携相依向我们走来，又与我们
擦肩而过。

快到回程掉头之处时，师
傅突然来了一个大抛物线滑
行，这时一个崖洞映入眼帘，洞
口有乳燕双双衔泥进出，还有
蝙蝠悬壁倒挂，洞顶古藤垂条
随风悠拂。

归程中，师傅把竹排引靠到
右岸边慢慢行驶，指着一眼望不
到边的青纱帐欣喜地说：“感谢
老天爷帮忙，咱庄河今年赶上好
年景，风调雨顺，是个大丰收年
啊!”

听了师傅的话，看着眼前无
边无际的绿色田野，高粱穗已定
浆吐红，苞米穗个大饱满，一派
丰收在望的景象，让人禁不住地
欣喜。

登岸后，我高拱双手，由衷
地感谢两位热心人，感谢他们的
优质服务，同时在心底赞美这恬
静幽静的英纳河，带给我如许美
好的记忆。

“你们做过梦吗？”2011年，我在撒绒
村支教时问孩子们。

几个大一点的孩子，争抢着说，有梦
见过牦牛，有梦见过马和骡子，也有梦见
过虫草。小一点的孩子，还不知道什么是
梦。

“好棒哦，那你们有梦过没见过的东
西吗？比如你们在认识橘子和香蕉之前
有梦过它们吗？”

孩子们纷纷摇头。
“我也是第一次来这里哦，但是我以

前在梦里见过你们家的房子哦，还坐在你
们家屋顶晃脚丫呢。你们知道为什么
吗？”我说。

孩子们又纷纷摇头，一脸懵地看着
我。

“因为我在书上看过有人描写你们这
里的房子啊，我觉得你们的房子很美，就
在梦里看见啦。是不是很神奇？”

孩子们咯咯地笑，向我围过来，女孩
们有拉我手的，有抱脚的，拉不到四肢的
要蹭身子。

“你们来学校认字，学会看书，就可以
梦见一些自己没见过的东西哦。”我说。

孩子们蹦跳着争抢说：“我要读书认
字。”

那时候有16个小孩来学校上课：拉
姆，益西，绒青，大青宗，小青宗，仁增拉
姆，康卓拉姆，大卓玛，小卓玛，大扎宝，小
扎宝，益西隆多，嘎田，仁青，偏初，隆西。

撒绒村没有通信信号，2015年我回
去看他们。

木里往茶布朗的班车隔天发一班，天
蒙蒙亮，我把大箱小箱的物资搬车上，司
机说我箱子多，加了一人的车费。

路没铺沥青和水泥，但修得比以前平
整，不再是大坑大洼颠翻五脏六腑。一路
上，车没坏，却遇上了塌方，等清障等了几
小时。

十一月中旬横断山脉深处的峡谷，满
山遍野的红黄夹绿。景色很美，气温也很
低，冲锋衣顶不住，还要加羽绒。

离目的地越近，下车的人越多，天黑
过后，车上剩下司机和我两个人。我没有
丝毫的害怕，毕竟以前在水葬的河道边的
学校也住过一段时间。

车在峡谷的河道边行驶，透过车窗，
我看着反着幽幽白光的河面发呆，是纯粹
地发呆，什么想法都没有，因为没有体
力。大理—攀枝花—西昌—木里这一路
我都在晕车，没吃几口饭，途中还被盗了
两千现金。

在茶布朗请了三辆摩托车把物资载
到村子，一辆400元。去到村里才知道，
原来路已修宽，可以走小轿车。

到了撒绒村才知道学校已搬迁，村子
中央一户人家用一个后院里的三间泥石
结构藏式房加一个十平方米的院子换了
河边的那座学校。

值得高兴的是，政府给每户人家都派
发一台太阳能发电机和一个蹲厕，新学校
也得到了发电机和蹲厕。村民的生活用
水都是自家上山挖井埋管引水，新学校用
水是去隔壁阿嬷家接的。学校终于过上
有水有电有厕所的日子了。教室里的课
桌也换成了可调节高度的新式课桌。

地方派了一位代课老师驻扎村校任
教，撒绒村便不再接收支教老师，孩子也
终于有了稳定的老师。

我把内衣、内裤、袜子、卫生巾这些物
资送去学校，与代课老师一起分给孩子
们。随后把村里十二至二十岁的女孩叫
来学校，与学校的几位女童一起，领到教

室。我向她们介绍月经以及卫生巾的使
用方法。

村里人对于我带去的物资没说什么，
大概是因为我也没说什么。倒是代课老
师说了一句：“他们最需要的是厚实的外
套。”

我说：“有一个从这片区域出去的女
孩，她还是几岁大时便得了泌尿科和妇科
的病。”

我也没有过多说什么，我千里迢迢带
来这些东西就是对我的想法最好的阐释。

那16个孩子，只有拉姆、益西、小扎
宝、嘎田去了镇上读小学，大扎宝、益西隆
多、仁青、隆西出家当了喇嘛，康卓拉姆嫁
给偏初，小青宗嫁给嘎田，大青宗与小青
宗的哥哥定亲，绒青也与同村的小伙子杜
基定了亲，大卓玛和小卓玛是下村的也已
结婚，仁增拉姆没有读书也没有定亲，我
劝她去镇上读书，但她不愿意去。

绒青家要进森林砍小灌木拉回家做
堆肥，也要砍大树做柴，我跟着去了。原
始深林，没有上山的路，绒青领着我踩着
早年倒下的朽木走向高处，我看见麂子的
脚印和粪便，松鼠和猴子四处乱窜，也听
见野鸡咯咯叫。找到绒青爸妈时，他们已
经砍倒了几棵直径约一米的巨木。绒青
清理出一块平地，点燃了一堆柴火，煮酥
油茶、烤牦牛肉和煨土豆。傍晚时分，夕
阳红艳，气温却也下降了，我们从山上下
来，沿着森林小道，向山谷里的村庄走
去。天黑前，我们必须回到屋里，点燃炉
子里的柴火。

我已无法把 16个孩子再次集中起
来，问他们是否梦见了没见过的事物。

我与康巴（我以前养的一条狗）一起，
来到河道边那座废弃的学校，靠河边的两
间木屋被移到了靠山那间涂了水泥外墙
的房子上面，东西两面的围墙已坍塌。像
往常一样用力抬脚才能踏上离地50厘
米高的那间小教室，地上的木板所剩无
几，屋里是乱七八糟的麦秆和垃圾，只有
墙上那块凹凸不平的小黑板证明着这曾
是一间教室。另一间厨房有牲口栖息过
的凌乱痕迹，那座我们自己垒的灶台已消
失，只有那扇木窗，依然开着，向着蓝天，
向着白云，也向着峡谷深处。我走上木
屋，在木板走廊上坐下，晃着脚，烤太阳，
看着那颗光秃秃的老树，听着两条河道哇
啦啦的流水声。

我要用一个下午与这间学校告别，与
曾经说过的梦告别。

在茶布朗见到小扎宝、嘎田、拉姆和
益西，我们一起走了很长一段路。益西紧
紧拉着我的手，她亲戚家距离学校远，我
让她早点回去，她听话地走了，她不敢回
头看我，她的双手一直擦泪水，我抽泣着
说不出话来。

把小扎宝、嘎田、拉姆送回家后，我在
路上无目的地走，突然看见益西远远地向
我跑来，手里拿了一支笔和一个本子，她
顾不得气喘吁吁，把我紧紧抱住：“我拼命
跑，就怕赶不上老师。我写了信给老师。”
我接过她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一页纸，这
是益西在路上一边跑一边写的信！我抓
着她冰冷的手，说不出话来，泪水涟涟。
我握着她的手又往她亲戚家走，在距离玛
尼堆还有百来米远，她说那地方不好，不
让我往前走了。我摸着她的脸，把她劝回
去了，她一步三回头，转了弯，以为见不到
了，她又从弯道里露出头来向我挥手。

我原地站了足足5分钟没动，泪如雨
下。

梦还是在的呢。

屐痕

山谷里的梦 英纳河之行
| 郑琼 文 |


